
初秋时节，从全国各地来到
北极村的人越来越多，多数是
专程来此找“北”的。

每个人心中的“北”不一样，
找到的“北”也不一样，因 为 北
极 村 有 不 同 的“ 北 ”的 标 志 。
有 人 寻 找 最 北 哨 所 ，想 表 达
对 守 护 边 陲 的 最 可 爱 的 人 的
敬 意 ；有 人 寻 找 最 北 的 138 界
碑，想亲手抚摸一下，感受庄严

的祖国最北的土地；有人向往
最北的邮局，想给重要的人寄
一张明信片；有人赶往最北的
小店，想给亲朋好友带一点北
极村的土特产……

找“北”的人奔跑在各个景
点，打卡各个广场，有北极爱情
广场、金鸡之冠广场、北极定位
广场、神州北极广场、北望垭口
广场……我的步伐总是跟不上
大家，即便是结伴而行的老朱
也将我抛之脑后，我不得不与部
分景点擦肩而过，以便在时间上
与团队基本保持一致。即便驻
足某些景点，也仅仅浅尝辄止。
不过，在北望垭口广场和金鸡之
冠广场，我不知不觉放缓了步
伐，长时间仰望观瞻。

北望垭口广场处于北极沙
洲的“中国陆地最北点”。广场
上 建 有 三 个 夹 角 为 120 度 的

“ 北 ”字 ，高 达 10.5 米 ，合 围 矗
立，令人眼前一亮。它们均采
用清代皖人、著名书法家邓石
如的小篆之“北”，极尽线条简
洁之美，视之尤为亲切。邓先
生 是 我 的 先 辈 ，是 我 的 乡 党 。
我欣赏过他的不少作品，我在

《印象记》中专门谈到了他的小
印“ 惠 言 ”—— 其 线 条 拙 朴 简
单，虚实相济，疏密有致，大抵
均衡。二字突破边框，缺多于
实，有通畅之感，与眼前的“北”
字如出一辙。

仰望金鸡之冠，我由衷感慨
它的设计理念——“黑水右岸，
龙 玺 一 方 ；冠 上 嘉 冠 ，聚 福 纳
祥。”我顿时生出“雄鸡一唱天
下白”的豪迈之情。金鸡啼晓，
光明如约而至。黑龙江省便是
金鸡之首，漠河便是金鸡之冠，
而北极村恰恰是金鸡之冠上的
最高点。整个雕塑处处体现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华夏

的精神图腾——龙的造型，它昭
示了中华民族国运昌盛，累世
不衰；玺的东南西北各有浮雕
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镇四
方，威天下。最有意思的还是
擎玺之柱，它们在阳光的照耀
下，产生了一种奇幻的视觉效
果，如同神秘莫测的北极光。

围观和拍照的人越来越多，
不断有人请我让一让，我在茫
然无措中越发孤独，便渐渐远
离了喧嚣，驻足寂静的江畔，越
江而望，反而更加孤独。于是，
我 又 返 身 穿 越 熙 熙 攘 攘 的 人
群，悄悄步入几乎没有人迹的
北字广场。

北字广场又叫北字园。据
说 园 内 有 108 个 形 态 各 异 的

“北”字，遍及篆隶楷行草等各
种字体，个个都是名家之作，不
敢轻视。园子很大，杂草丛生，
地面有看不见的小起伏。形态
各异的“北”字散落园中，披风
沥雨，静听江水南流。这些字
极少聚在一起，看上去孤孤单
单的，极尽“北”字的本义与内
涵。即便面对面，也是相距百
年千载，如王羲之与王铎，欧阳
询与邓石如……

勒石之“北”，遍地都是。高
低错落，如伏虎，如脱兔，或如
屏如柱，有磐石之厚重，也有跳
跃的轻盈感。几个金属凝聚之

“北”，被涂上了红或绿的颜色，
一人多高，背靠背立于路旁，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来来往往的
行人，偶有一二于此留影。刻
于木头上的“北”，高高在上，原
始的木色散发出一股粗拙的味
道。其实，它们在时光中最容
易被风雨侵蚀。

王铎的“北”，取自《拟山园
帖》。 我 记 得 其 中 不 止 一 个

“北”，为什么选一个笔笔分离

的“北”呢？虽然有笔端的纵放
之势，特别是收笔意犹未尽，但
是总觉得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什
么呢？我这个只是爱好写字的人
也说不清楚。抬眼望去，右前方
有三个硕大的勒石之字——中
国梦。我缓步走过去，北风轻轻
地吹，有点寒意。偌大的园子，
除了“北”字就是我呀。我还是
觉得孤独。徜徉在众多“北”字
当中，我是一个找不到“北”的
人，一个若即若离的过客——明
天早晨，我就要离开北极村，去
拜访神秘的鄂温克民族。

来自亳州的同伴朝我招手，
意思是时间不早了，回车子上
集 合 。 我 招 招 手 ，又 摆 摆 手 。
我想再找几个“北”——是啊，
这么多的“北”，到底哪一个属
于我呢？肯定不是王羲之的，
不是颜真卿的，也不是赵孟頫
的——赵氏的“北”过于悲壮；
更不是李世民的“北”——他的
字太像“水”了。难道是陆游的

“ 北 ”？ 我 伫 立 在 贺 知 章 的
“北”字面前，沉享良久。它有
诗人的奔放与内敛，他总想让
背 对 背 变 成 面 对面，然后拥抱
一体——我突然不知道“北”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我茫然无知地望着北方，这
个地理方向无疑是准确的——
可我的“北”，到底在哪里？

沉思之际，一位秀丽的妇人
牵着娃娃朝我走来。那个蹒跚
学 步 的 男 孩 挣 脱 了 母 亲 的 双
手，奔跑在北字园里……他跌倒
了 ，嘴 里 含 着 青 草 ，面 朝 最 北
方。我开玩笑说：“你家宝宝从
小就方向感明确，长大了少走
弯路，一帆风顺。”

其实哪里都有“北”，也都没
有“北”。不过是要找到人生的
方向，一路走下去。

我 自 幼 学 习 跆 拳 道 ，用 了
十 余 年 时 间 ，将 腰 带 从 白 色

“熬”成了黑色，小书桌上大大
小小的奖牌攒了一箩筐。

因 此 ，初 二 前 的 我 是 一 名
标 准 的“ 体 育 生 ”。 上 午 文 化
课、下午体育场就是我的日常
生 活 。 那 时 的 我 有 着 一 个 无
比坚定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
专业的跆拳道运动员，代表国
家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

可惜 ，我的“奥运梦”倒在
了一场比赛之中，因为战术失
误 ，我 在 那 次 比 赛 中 受 了 伤 。
而比鼻梁上的伤口更加“不堪
入 目 ”的 是 ，那 场 比 赛 兼 具 了
选拔功能，获胜的前三名将进
入 更 加 专 业 的 团 体 中 接 受 更
加专业的训练，而初赛和复赛
的成绩相加后，我刚好以 0.3 分
之 差 成 为 了 综 合 排 名 第 四 的
选手。

那 次 比 赛 后 ，我 失 去 了 进
入 专 业 运 动 团 体 的 机 会 。 回
家后，我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
黑色腰带，清理了小书桌上所
有的奖牌，开始像一个普通学

生 那 样 上 学 。 然 而 ，有 时 候
“过分正常”就是一种反常。

因 为 长 期 训 练 的 缘 故 ，初
二前，我的大部分 校 园 时 光 都
是 和 教 练 一 起 度 过 的 ，那 时
的 教 练 对 我 来 说 亦 师 亦 父 ，
不 得 不 说 ，当 一 向“ 吊 儿 郎
当 ”的 教 练 主 动 找 我 谈 心 时 ，
我深感意外。

他问我：“你有没有发现你
在 体 育 生 中 是 个 非 常 特 别 的
存在。”

我自嘲 ：“对 ，是个非常倒
霉的存在。”

要 是 往 常 ，听 到 这 话 的 教
练早就开始笑话我了，可这次
他 却 异 常 严 肃 地 说 ：“ 我 说 的
是你的学习成绩。”

“ 哦 ？ 体 育 生 哪 来 的 什 么
文化课成绩排名。”

“确实，体育班从不进行文
化课成绩排名，我特意拿着你
的成绩问了学校的教导主任，
他说你部分学科的成绩就算在
全校最好的文化班里也属于前
列，而这样的成绩仅仅是你每
天上半天课考出来的。”

看 着 我 惊 愕 的 眼 神 ，教 练
继续说：“你仔细想想，在这次
比赛中，你的体育成绩虽与第
三名差了 0.3 分，但你的文化课
成 绩 比 这 场 比 赛 前 三 名 的 孩
子加在一起还多，这说明你完
全 有 能 力 成 为 一 个‘ 文 武 双
全’的人，不是吗？”

“ 可 我 的 体 育 梦 注 定 不 能
实现了。”我反驳道。

“ 怎 么 会 呢 ？ 梦 想 是 个 回
旋 镖 ，只 要 你 不 放 弃 ，你 就 永
远 在 通 往 梦 想 的 轨 道 上 。 你
尽管大胆尝试，如果还是不喜
欢 ，你 随 时 来 找 我 ，我 亲 自 培
养你当体育老师，你看行不？”

就 这 样 ，教 练 不 仅 为 我 的
体育梦兜了底，还亲自将我送
入了人生的第二个赛场。

一 年 后 ，我 以 优 异 的 成 绩
考入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并在
各种校园活动中充分发挥“前
体 育 生 ”的 优 势 ，为 自 己 所 在
的班级赢下了诸多荣誉，获得
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后 来 ，我 考 入 了 一 所 知 名
学府的社会科学专业，但遗憾

的是，儿时的“最喜欢”也因此
离我越来越远。

或 许 ，梦 想 真 的 有 回 旋 装
置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
到 了 学 校 体 育 研 究 所 的 招 生
海报，便毫不犹豫地提交了自
己 过 往 的 研 究 履 历 和 运 动 经
历 ，带 着 撞 破 了“ 南 墙 ”就 是

“南门”的无畏精神，闯进了体
育研究所的大门。

还 记 得 考 试 结 束 那 天 ，考
生 的 退 场 路 线 需 要 穿 越 学 校
的 体 育 场 馆 。 我 穿 着 一 身 黑
色西装，再次踏入了那块无比
熟 悉 又 许 久 未 见 的 方 形 赛 场
之 中 。 那 一 刻 ，一 身 西 装 的
我，身影仿佛与那个穿着跆拳
道 服 的 小 姑 娘 逐 渐 重 叠 起
来。当我的视线再次清晰时，
我看到了一支回旋镖，那是一
支飞行了十年的回旋镖，它正
以一种无比夺目的方式，不顾
一切地向我奔赴而来。

那一刻，我清晰地看见了，
我 与 我 的 梦 想 正 在 以 彼 此 最
好的模样，重逢在了故事开始
的地方……

夜色浓郁如墨，月光稀薄如
缕，城市的喧嚣在深夜的帷幕下
悄然沉寂。李明端坐在他狭小而
温馨的公寓内，面前的电脑屏幕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映照出他那
张略显疲惫却依旧专注的脸庞。
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夜深人静
之时，正是他灵感喷涌的黄金时
段。然而，今夜的创作之路却似
乎并不顺畅，文字仿佛被某种无
形的枷锁束缚，迟迟未能流畅地
跃然纸上。

时针悄然滑向午夜 12 点，李
明准备起身泡杯咖啡提提神。就
在这时，一阵急促而尖锐的电话
铃 声 骤 然 响 起 ，划 破 了 夜 的 宁
静 ，惊 得 他 险 些 从 椅 子 上 弹 起
来。李明微微皱眉，心中涌起一
丝疑惑与不安。他拿起手机，屏
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
码。这么晚了，会是谁呢？犹豫
片刻后，他还是怀着戒备之心按
下了接听键。

“喂，您好，请问是哪位？”李
明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谨慎。电话
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以极快的
速度传来：“梧桐街 13 号，有人需
要帮助！快点！记得是梧桐街 13
号！”话音未落，对方已挂断了电
话，只留下“嘟嘟”的忙音在空气
中回荡。

李明愣住了，心中涌起一阵
疑惑与好奇。梧桐街 13 号，这个
地址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然而，
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担忧，他还
是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他披上外
套走出公寓，街道上空无一人，只
有远处几家 24 小时便利店还亮着
微弱的灯光，宛如夜的守望者。

经过一番曲折的寻找，李明
终于找到了梧桐街 13 号。这是一
栋破旧的老宅，周围杂草丛生，显
得荒凉又阴冷，既没有灯光，也没
有人声，只有一股令人不适的寒
意在空气中弥漫。正当他准备转
身离去时，一阵微弱的咳嗽声隐
约从宅院内传来。李明的心跳骤
然加速，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半掩
的大门，走了进去。

最终，在一间布满灰尘的房
间里，他发现了一位蜷缩在角落
里的老人。李明摸索着打开电

灯，只见老人衣着单薄，头发花
白，眼神中满是惊恐与无助。他
轻声问道：“您怎么了？”老人的眼
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光芒，用颤抖
的声音回答：“小伙子，我生病了，
能帮帮我吗？”

从老人断断续续的话语中，
李明得知，老人名叫王柏，住在不
远处的另一条街上。傍晚时分，
他来到这条街找一位老友散步、
聊天，结果老友不在家。回去的
路上，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便靠
在这房子的大门上休息，没想到
一休息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李明满脸疑惑地问道：“老大
爷，是您打电话给我的吗？”老人
摇了摇头，说：“没有呀，我出门走
得急，忘记带手机了。”“那是哪个
好心人给我打的电话？为什么不
问您家人电话，或者直接把您送
回家呢？”老人想了想，说：“哦，我
想起来了，当我靠在门上的时候，
好像有人来过，可我迷迷糊糊的，
什么也记不得了。我现在待在这
里，大概也是那个好心人把我扶
进来了。”

李明来不及多问，温柔地安
抚着老人，并搀扶起他准备送去
医院。老人执意要回家，李明只
好答应。路上，老人突然问道：

“小伙子，你是不是叫李明？是省
里的‘学雷锋标兵’？我在家门
口的公园里看到过你的照片和
事迹。”李明笑了笑，没有回答，
只是认真地背着他小心翼翼地往
前走。

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来
到了老人的家。他的家人看到这
一 幕 激 动 得 热 泪 盈 眶 ，连 声 道
谢。原来全家人已经焦急地寻找
了很长时间，几乎要报警了。

回公寓的路上李明的心情异
常轻松。虽然这个夜晚充满了未
知与惊险，但他知道，自己做出了
正确的选择。那个午夜电话虽然
神秘莫测，却让他有机会帮助了
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让这个夜
晚变得不再平凡。他迫不及待地
打开电脑，指尖在键盘上轻盈地
跳跃着，一行行文字如泉水般流
淌出来，生动地讲述着这个关于
午夜、电话与温情的故事。

□王湲雯

北方的秋天，叶色斑斓，红
墙 黛 瓦 ，即 使 随 意 走 走 ，风 景
也 是 时 时 入 目 。 在 这 样 美 好
的季节，我有幸跟随语文教育
专 家 顾 之 川 先 生 参 观 了 人 民
教育出版社的“叶圣陶与新中
国教育出版——纪念叶圣陶先
生 诞 辰 130 周 年 展 ”。 柔 和 的
灯 光 ，黑 白 的 照 片 ，米 色 的 长
廊，庄重又不失温暖。

在 这 里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叶
圣陶先生年轻时的画像。布衣
长衫，手执书卷，从容沉静，一
个做学问的好教员仿佛就站在
我面前。时间轴缓缓推进，老照
片和文字说明记录了叶圣陶先
生学养厚重、成就斐然的一生。

他对语文教学和新中国教
育出版的贡献，用丰功伟绩来
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

先 生 的 第 一 篇 童 话《稻 草
人》开创了中国童话故事之先
河，也滋养了我的童年。民国
初 期 ，先 生 做 国 文 教 员 ，自 编
国语课本。倘若不“乐教”，不

“ 爱 生 ”，断 然 不 会 如 此 勤 勉 ，
甘于奉献。

“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
就 送 到 哪 里 。”叶 先 生 的 话 深
深 震 撼 了 我 。 那 张 繁 体 中 文
任命书承载的是家国情怀，是
责 任 担 当 。 叶 先 生 和 他 的 伙
伴们做到了！他们精心擘画、
迅速出版、及时送达的具有鲜
明新中国特色的教科书，保证
了 开 国 之 初 基 层 教 育 秩 序 的
稳 定 过 渡 。 展 柜 里 那 些 泛 黄
的国语课本，是对“心怀大我，
至诚报国”的最好诠释。

在 这 里 我 第 一 次 知 道 ，原
来教师节能够设立，和叶先生
的奔走呼吁密不可分，我在建
议 确 定 全 国 教 师 节 日 期 及 活
动 内 容 的 提 案 前 驻 足 良 久 。
是对自己无知的羞愧，还是对
先生拳拳之心的感佩，自己也
说不清楚，大抵兼而有之。

看到 1981 年《人民日报》上
叶先生的文章《我呼吁》，我才
知道，原来那时候他已经呼吁
不能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要
减 轻 学 生 课 业 负 担 了 。 教 育
从来都是培养人的事情，爱护
学 生 就 是 爱 护 祖 国 的 未 来 。

先生的这篇文章，引发了两会
代表的强烈反响。提质增效，
减轻学生负担，是每一位老师
毕生的课题。

听到顾先生和吴馆长聊起
叶 圣 陶 先 生 因 为 教 师 清 贫 和
艰苦号啕大哭的事情，我不由
肃然起敬。

在 这 里 ，我 看 到 了 叶 先 生
和 家 人 于 1997 年 捐 赠 稿 费
251976.71 元 的 证 书 ，据 说 他 原
本 不 愿 意 整 理 出 版 自 己 的 作
品 ，认 为 那 是 沽 名 钓 誉 ，不 屑
为 之 。 出 版 社 的 同 仁 和 家 人
游说，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情 ，既 是 归 纳 整 理 ，让 别 人 系
统阅读叶先生的文章，稿费也
可 以 捐 献 ，为 出 版 业 做 贡 献 。
叶老这才同意。

作 为 一 名 语 文 老 师 ，别 的
姑且不论，单是他那一页页亲
手 修 改 的 手 稿 ，从 用 词 到 标
点 ，细 致 入 微 ，无 论 是 青 年 时
期 ，还 是 八 十 高 龄 ，皆 是 如
此。譬如，他写给北京外国语
学院鲁宝元同志的信，语言简
洁，通俗易懂，就《新编语文教

材方案概要》提出了明确意见
和建议，双引号、小括号、修改
符号……无一不清晰明了。在
帮助别人审稿的时候，对一个
词、一个标点、一句话，都会仔
细 矫 正 ，且 使 用 商 榷 的 语 气 。
有一页纸上写着：

25 页 2 行，“使读者……帮
助读者……”似宜合并起来说。

7 行，“大小不同”欠妥，似
可不说。

10 行 ，以 上 都 作“ 板 报 ”，
这儿突然出现“黑板报”，似可
不必。

……
言辞恳切，亲切温和。
足 见 叶 先 生 做 事 谦 逊 认

真 ，做 学 问 严 谨 求 真 ，对 语 言
的严格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今 年 是 叶 圣 陶 先 生 诞 辰
130 周 年 。 先 生 之 风 ，山 高 水
长 。 有 幸 深 度 了 解 先 生 作 为
中 国 教 育 出 版 事 业 的 开 创 者
和奠基人做出的卓越贡献，感
受“ 一 代 师 表 ”编 写 和 编 辑 工
作中“无篇不精、文质兼美”的
尽心竭力，教育家精神就和先
生的作为重叠了，叶先生便是
具象的高标。

作 为 一 名 语 文 老 师 ，对 于
语言运用，像叶先生那样，力求
鲜 明 简 洁 、细 致 恳 切 、精 益 求
精，教会学生准确表达；做事待
人，像先生那样，追求真理、忠
诚务实、宽厚谦逊，成为学生的
榜样。我想，这便是对先生最
好的缅怀，最深的铭记。

□胡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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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山高水长

飞行了十年的飞行了十年的““梦想回旋镖梦想回旋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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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家并不陌生。它是一
种日常调味料 ，我 们 平 时 炖 肉 、
吃 火 锅 、做 馅 儿 都 离 不 了 它 。
生 姜 的 味 道 有 辛 辣 、微 辣 型 ，
有良好的去腥解腻、促进食欲的
作用。

母亲在自留地种了姜，每天
把自己放逐到田地里，她辛勤的
汗 水 浇 灌 出 了 丰 盛 的 庄 稼 和 蔬
菜，我们的姜也年年丰收。

收回来的姜，母亲分成三部
分 ，一 部 分 窖 藏 ，一 部 分 留 作 日
常吃，一部分做成姜糖片。姜糖
片 上 那 层 白 花 花 的 糖 霜 实 在 诱
人，吃过之后方知内有乾坤。整
片姜糖片吃进去，细
汗立刻就会从身体
各处冒出来。母亲
说，多吃姜糖片能预
防感冒。

母 亲 防 治 感 冒
的 法 子 很 多 ，除 了
炒 姜 糖 片 ，熬 姜 糖
水也是一绝。切一
小块姜放在锅里炒
黑 ，趁 热 倒 入 一 碗
水 煮 开 ，放 进 红 糖
继续煮一会儿就成
了。感冒的人端着
姜糖水一股脑儿全
喝 下 去 ，汗 水 冒 得
更 厉 害 了 ，似 乎 从
嘴巴进去的姜糖水
来不及在身体里打
转就又从毛孔里出
来了。姜糖水不好喝，但治疗风
寒感冒的效果却很显著。

如今，我们离开了土地和农
村，但我心里对姜的情意却愈发
深沉起来，我想念姜梢的清淡香
味，想念姜刚出土时润泽光鲜的
黄 ，黄 里 还 带 着 粉 红 ，如 同 二 八
年华的娇羞女子。

今年霜降后，我带着小外甥
去姜田体验生活，正好赶上农庄
的怀姜文化节。晚秋风凉，但整
片姜田里热闹非凡，不但有专家
教 授 、新 闻 媒 体 人 ，还 有 四 五 十
个收姜人在忙碌着。

以前出姜要用三角钢叉一窝
一 窝 剜 ，将 钢 叉 对 准 姜 垄 ，俯 身
用 力 踩 下 ，压 下 叉 柄 后 ，另 一 端
包裹着姜的土块翘起，弯腰抓住
姜 叶 轻 轻 提 起 ，去 掉 附 着 的 泥
土，一块鲜姜就赫然出现在眼前

了 。 刚 从 地 里 刨 出 的 姜 娇 嫩 得
很 ，姜 农 小 心 翼 翼 地 护 着 ，像 抱
起一个刚满月的婴儿。现在出姜
就轻省多了，先用拖拉机带着收
姜犁沿着垄沟犁开，待沟里的泥
土松动后，干活的人只需用手轻
轻一拔，姜就出来了。

小外甥待拖拉机过去，立即
跑过去拔姜叶，他晃着胖乎乎的
小手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惹
得周围人哄堂大笑，纷纷夸他是
个小男子汉。小外甥听到夸奖，
干得更起劲了。

“咱山王庄姜迄今已有 1600
多年的种植历史，自古以来就是

贡品。山王庄背靠
太 行 ，东 临 丹 河 ，
土 地 肥 沃，富含矿
物质，尤其是硒元
素，十分丰富，种出
的 怀 姜 营 养 价 值
高，姜色黄艳，质地
坚实，丝多丝细，百
煮 不 烂 。 2020 年 ，
沁阳怀姜还被收录
为‘ 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是咱们的
荣耀啊！”农庄负责
人介绍起怀姜来带
着满满的自豪感，

“今年我们共种植
了 15 亩怀姜，每亩
产量大概 4000 斤，
现在每天能出5000
多斤。我们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现在
全国各地都有咱们怀姜的影子。”

现在政策好，政府扶持力度
大，如今山王庄镇有 6 家农户规
模种植怀姜，家庭农场等种植基
地有 5 处，全镇怀姜种植面积 220
余亩，户均每亩增收上万元。为
农 村 闲 散 劳 动 力 找 到 了 就 业 门
路，让主要劳动力掌握了山王庄
姜、怀山药和葡萄生态种植技术，
培养了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站在姜田上眺望，远处的太
行山苍茫浑厚的巨大剪影，朦胧
虚幻如仙境。太行山下这片富饶
的土地及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以
姜 为 伴 ，以 姜 为 业 ，不 断 发 展 着
怀姜种植产业，依靠网络把怀姜
及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阳光静
静洒在姜田上，青嫩的绿叶随风
而动，这是生命在持续生长。


